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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且說焦公子自從黃爺下獄之後，每日與陶氏肆無忌憚，貪歡取樂。老尼姑這日到了陶宅，問道：「焦公子，你為何不急速把黃

昆即刻害死呢？倘若日子一長了，黃家知道黃昆下獄，煩出門子來，將他救出去，豈不誤了你與陶氏終身的大事？」　　焦公子說

道：「還是老師傅有遠慮。」於是自己帶了四百兩銀子，奔錢塘縣而來。到了縣衙，直接進了監獄，面見管獄的朱四頭，遂對朱四

頭說道：「四頭，我托你點事。大盜黃昆與我作對，他專叫他的伙計偷我，我煩你在暗中將他害了。我這裡有點心意。」語畢，將

銀子放在朱四的面前說道：「這是四百兩。」朱四說道：「大盜黃昆現已問成了死罪，不久就要出紅差啦，你何必花錢呢？你拿四

百兩銀子，小人也不敢收，小人天膽也不敢在私下裡害人。」焦公子聞聽，把臉向下一沉，提起銀包，拂袖而去，仍然夠奔黃宅。

過了幾天，老尼姑假意到黃宅串門子，問焦公子道：「黃昆之事怎麼樣了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朱四不敢辦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你怎

麼這樣糊塗呢？你是府台大人的少爺，他敢收你的銀子嗎？你派一位別人去就行啦。貪贓枉法，是多大的罪孽？他焉能敢辦呢？」

焦公子聞聽，這才恍然大悟，遂說道：「若不是師傅高才，吾哪裡想的到呢？」老尼姑走後，焦公平遂托了一個刀筆，此人名叫李

鐵筆，二人當面講的，四百兩銀子，必將黃昆害死在獄內。李鐵筆收了焦公子四百兩銀子，遂來到縣衙，見了朱四頭，言明三百兩

銀子害死黃昆。朱四頭說道：「焦少爺親自來的，要花四百兩銀子。你花三百兩就要辦事？」李鐵筆說道：「我還能白跑嗎？

　　實話對你說，我淨落一百兩銀子。我這一百兩銀子不能白落，我給你出主意害黃昆，連病呈也不用遞。」朱四頭說道：「你出

什麼主意呢？」李鐵筆說道：「黃昆此時無有通達信息之人，他這宗案子，也沒有人敢與他送飯，你就給他斷了飲食，他七天准得

死，然後一報告，錢算落下啦。這件事還不缺德，他出紅差是殺罪，這樣他還落一個整屍首。」朱四說道：「咱就這樣辦吧。」於

是監獄裡的大小伙計等，分了二百兩，管獄的朱四頭落了一百兩，黃昆從此就斷了飲食。三天水米未進，又加以身上板子夾棍之

傷，大丈夫刀槍不怕，饑餓難當，只餓得七竅生煙，遂叫道：「上差老爺們！給我點涼水喝。」看獄的說道：「姓黃的，你自從打

了官司，您連一文錢都沒拿出來。獄裡也沒有井，您等打了井再喝吧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看獄門的說道：「二頭，別說閒話，朋友

來啦。」這人進了獄門，向黃爺說道：「咱們都是朋友，您打了官司啦，我們實在無法照應您，誰也救不了您。現在您有朋友來看

您來啦，要是別人我們就不叫他見啦，誰叫咱們是朋友呢？」黃爺說道：「是何人前來探監？」這個獄吏說道：「姓趙名得勝。」

黃爺說道：「叫他進來吧。」

　　你道趙得勝被黃爺擠兑的在朋友家住著，忽然聽說此事，趙得勝遂回來見了他的老娘，放聲大哭說道：「母親，我師傅現在被

我那下賤師娘害的身入監牢，問成了死罪，此事必是焦公子從中所為。母親，咱娘倆的生命都是我那恩師所救，將兒撫養十載，要

回家產，若不然，母親與孩兒早就沒有命啦。孩兒打算豁出咱們這幾十頃地，我要與我恩師動動官司。」趙老太太聞聽，遂叫道：

「吾兒，有恩不報非為君子。無奈大清的律條，既已問成了死罪，怎能更改呢？咱們這點財力，買不了這樣的案子。你先拿著三二

百兩銀子，到獄中先運動運動獄吏，叫你師傅別受罪。此外再與獄卒們三二兩銀子，叫獄卒們與你師傅買些吃食，然後再為設法。

」趙得勝遂包了二百兩銀子，另外又包了二十多兩散碎銀子，來到了錢塘的監獄裡，打聽了黃爺的案子，然後拜見管獄的頭目。趙

得勝與管獄的頭目見了面，叫道：「上差，現在獄裡收著一股差事，姓黃名昆，那是我的師傅。我打算與他老人家見上一面。」管

獄的頭目說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現在查獄的老爺們查的太緊啦。前者有我們的親戚打了官司，我去談了談話，被查獄的老爺撞見

了，受了一頓申斥。」趙得勝說：「老爺，我有點薄禮，你給擔點不是吧。」語畢，由腰間掏出一大封銀子，雪花白二百兩。管獄

的一見銀子，遂說道：「黃爺都與我們是朋友，你既與黃爺是師徒，咱們也是朋友。此事我一人也不敢專主，把二頭請來，先商議

商議。」於是打發小伙計將二頭請來，大頭對二頭與趙得勝二人一介紹，說道：「這是趙少爺，現在要探監看看黃爺。這兒有點小

心意。」用手指著二百兩銀子。又說道：「這是給大家買一雙鞋穿的。」二頭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先到裡面言語一聲。」二頭遂

到裡面，一看吏卒正與黃昆說損話呢，故此二頭當時相攔說道：「朋友來啦。有你一位徒弟趙得勝前來探監，黃爺見嗎？」黃昆此

時餓得將死，恨不得一見親人呢，遂說道：「請你將他帶進來，我師徒見上一面吧，我黃昆死後也忘不了大恩大德。」二頭遂將趙

得勝帶到死囚牢內，趙得勝一見恩師蓬頭垢面，好似活鬼一般，牢中臭味難聞。趙得勝跪在黃爺面前說道：「老師受這樣之罪，弟

子來遲，實在是弟子不知。」大英雄黃昆此時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為師實在對不起你，我拿刀找你一十三次，你不記為師之仇。

」趙得勝也哭得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師傅的大恩大德，弟子豈敢忘去？以前之事，都是我那下賤的師娘之過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

勝兒！為師三日夜一口水都未進，你叫獄吏給我一口涼水喝吧，我此時幹得說不出話來啦。」趙得勝遂回頭叫道：「上差！你賞給

我恩師一口水喝吧。」獄吏說道：「趙少爺，黃爺有夾棍之傷，不能喝茶。白水沖紅糖，能愈夾棍之傷，紅糖能活血。」語畢，獄

吏端過來一碗紅糖水。大英雄黃昆，接過水碗，淚如雨下，眼淚都灑在碗中啦，因為渴的難受，眼淚糖水俱都喝下去了。

　　獄吏又給拿過來一包點心，黃昆糖水就點心，三日得此一飽。

　　趙得勝叫道：「老師！你畫了供沒有？」黃昆說道：「我畫了供啦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你為何畫供呢？」黃昆叫道：「孩子，

人心似鐵非似鐵，官法如爐真是爐。八十大板打得我皮開肉爛，夾棍夾在身上，暈死過去數次，焉能受的了呢？」此時獄吏見他師

徒說話的工夫太大啦，不耐煩催出了死囚牢獄。趙得勝低聲說道：「師博你存心忍耐些時，孩兒三日之內，救你出牢獄。」

　　黃昆說道：「得勝兒呀，你與老夫所學的工夫，沒有盜獄的本領，你救不出我去，你的小命也就饒上啦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

怎麼沒有盜獄的能為呢？我必要救你出獄。」黃昆說道：「此事萬不可為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孩兒不能辦得到，此事誰能辦得到

呢？」黃昆說道：「你勝三大爺他能辦的到，可惜現在已經回家啦。若是你哥哥黃三太在此，他的學業雖不能盜獄，他可能聘請高

人，他也認識俠劍客。除去此二人，誰也不能下此死力來救為師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勝三大爺現在哪兒居住呢？」黃昆說道：

「住在直隸莫州古城村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老師，直隸莫州離此太遠，我黃三哥不准在鏢局內，這二人都來不及了，等他們來到，

你就出了紅差啦。你放心吧，這三日之內，孩兒若救不出恩師，孩兒誓不生存，願與義父同歸地下。老師你存心忍耐些時吧。」語

至此，吏卒已經進了牢獄中，趙得勝由袖中抽手巾包兒，將包打開，裡面是二三十兩散碎白銀。

　　趙得勝叫道：「上差老爺們，你多作德吧，與我師傅結個鬼緣，他欲吃什麼，就給他買點什麼。我今年十七歲，決不忘老爺們

的大恩大德。」獄吏說道：「你就望安吧，黃爺自有我們照應呢。我們在飯館內有折子，黃爺吃不吃，每日三餐，必給送到。」

　　黃爺問道：「得勝，這個手捧子，你可以叫他們與我卸下去。」

　　趙得勝聞聽此言，遂與獄吏一要求，獄吏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

　　當時下了捧子。趙得勝說道：「你多忍耐吧，孩兒走了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勝兒！你且回來，為師尚有幾句言詞。」趙得勝回

轉身軀，黃昆在趙得勝耳邊低聲說道：「盜獄之事千萬別辦，你的學業不成。為師還活五十多歲嗎？半百有餘，死也不為夭壽了。

」又大聲說道：「為師只有兩個親人，黃三太與汝。三太是我姪兒，你是我螟蛉義子，又是我的徒弟。可惜三太未在跟前。我死之

後，你將我埋在地邊兒上，買一口十兩八兩的柳木白皮材足矣。千萬好好孝敬你的老娘，武學只求強身體足矣，不要恃勇械鬥。逢

年遇節，與為師燒一點紙。還有一件要事，為師出了紅差之後，千萬央求官人，花錢僱人將為師的首級縫在屍上。別的千萬別辦。

」語畢，淚如雨下。趙得勝叫道：「恩師忍耐光明吧！」又低聲在耳旁說道：「你放心吧，三日之內我若救不出你去，孩兒也就不

活在這昏亂的世上了。」語畢，出了牢獄。回到家中，自己喝了兩杯悶酒，躺下就睡，睡的這個工夫不小，趙得勝的老娘，將他喚

醒了，喝了點菜，吃了點東西，候到日落之時，也快關城打點啦，趙得勝收拾利落，帶上鋼刀百寶囊，奔縣城而來。順著馬道進了

縣城，來在獄門之外，獄門已經緊閉，獄牆甚高，如此兩夜，未能上了獄牆。等到第三夜四更半天，又奔縣城的馬道，被勝爺看



見。勝爺第三次盜獄，未見賈明，遂奔了錢塘縣，又奔縣城的馬道，故此看見趙得勝。勝爺由背後跟下他去，到了窪內樹林叢中，

趙得勝上吊，自言自語：「非勝爺與黃三太不能辦理。」勝爺一聽，這又是一件逆事，因為他自己辦不了，急得要上吊，非我與三

太不可。勝爺聽至此處，這才趕奔進前，由背後拍了趙得勝一掌，打著了火折子問道：「你認識勝英嗎？我就是神鏢將勝英。」

　　趙得勝喜出望外，跪倒磕頭，細說根由。勝爺說道：「得勝，憑你的孝義，我必救你師傅。要將你拋開了，黃昆是我盟弟，我

也得前去相救。等到晚間，我救了你師傅，我再領著你見三太，要不然叫三太知道了此事，他比你性情還急呢。我救我的盟姪也是

三天沒有救出來呢。現在三太他們在錢塘堤破廟後呢，我今天也不便回去了，等到夜晚辦完了，我再領著你與你師哥三太等相見。

」列位，勝爺與趙得勝在樹林中說話，想不到樹上有人竊聽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暫且不提。單說趙得勝解下繩套，同著勝爺回了趙

家村。到趙家村之時，天氣微明，趙得勝敲門，家人出來將門開放，趙得勝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，請進去吧。」家人問道：「這是何

人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不必多言，頭前領路。」趙得勝將勝爺讓到客廳，家人獻茶，勝爺喝茶休息，一日無書。到了晚間，趙得勝

問：「勝爺，盜獄都用何物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什麼都不用，我這裡都預備好了。」勝爺遂打開包袱，取出獨睡毯子，叫道：「得

勝，你將你的傢伙，也帶著，俱都放在毯條之內，背著同我進城。」趙得勝遂將自己的單刀零碎俱都包在毯條之內，背在身上，隨

著勝爺進了縣城。天氣不過剛黑，爺倆進了縣城，找了個僻靜所在，休息了會兒，天到二更，爺兒倆這才奔監獄而來。

　　監獄的牆上，都是放著棗樹枝棘。來到獄牆的東面，趙得勝將包袱放在地上，打開了包袱，取出零碎東西。勝爺拾了毯條，叫

道：「得勝，你可別離這兒，我將你師傅救出監獄，仍然打這兒出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你請放心，我決不他去。」勝爺遂將毯條

仍然拋到牆頭之上，掏出飛抓百鏈鎖，一抖飛抓抓住了牆頭，勝爺倒繩而上。到了獄牆上面，將獨睡毯條用手向下一按，壓倒棗樹

枝棘，勝爺跨在獨睡毯條之上。趙得勝在牆底下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不讀哪家書，不識哪家字。我要知道如此，我也能夠上獄牆

啦。」就見勝爺在牆上，由腰內掏出問路石，先問了道路，然後摘下飛抓，帶在腰間。飄身下了大牆，拾起問路石子，帶在腰間，

奔領班房獄吏住的房子而來。縱上房去，腳尖扣住陰陽瓦，用珍珠倒掛的工夫，濕破窗紙向屋中觀看。見一張八仙桌，左右各坐一

人，外面坐著兩個人，牀鋪上坐著兩個人。勝爺一看左邊坐著這個人，大胡爪，就聽此人說道：「這不是二頭也在這裡麼，監獄之

中，看更的人可就是咱們四個人，咱們吃的是陽間飯，當的是陰間差事，無事便無事，倘若有了事，便有身家性命之憂。要作官可

作大官，當差可在大衙門當差，官大一級，可以壓死人。黃昆這案，可有點風聲，屈與不屈，是他當堂招認的，是縣衙門裡的事

情，咱們應當的責任。惟有金頭虎這件差事，並不是應當押在縣裡的，無故的由府獄四更來天，偷著送到縣獄管押。府獄裡怕鬧

錯，遂在縣獄裡；縣獄裡就不怕鬧錯麼？這就叫官大一級壓死人。

　　可有一宗，這兩件案子，黃昆是江洋大盜，金頭虎賈明是明伙執仗，拆擂台，十幾條的人命案子，這兩案都與焦公子有關係。

　　前天焦公子親手提著四百兩銀子，叫咱們害死黃昆，咱們不敢接他的錢，再說咱們當一份差，為四百兩銀子，屈害好人，也犯

不上啦。咱們沒敢收他的銀子，臨走的時候，說了好些個不滿意的話。不用說，李鐵筆也是他托出來的。李鐵筆這筆錢是太平錢，

七日餓不死，咱們也有說的，人家黃昆來了親近的人啦，咱們能夠攔阻人家送飯嗎？要是沒有送飯的，當然將他餓死，這一有送飯

的，咱們就有言辭啦，七天餓不死也沒法子啦。

　　要能夠出法子橫止外面的送飯，那麼辦，咱們就管不著啦。這樣一來也不能害黃昆，咱們還使的是太平錢。」勝爺在房上一

聽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心中暗想：「無怪乎我在府獄中，三夜未能找著明兒呢，原來在這裡寄押呢。若不是救黃昆來，至死也

找不著明兒了。」又聽那大胡爪的說道：「你們三位多辛苦，在黃昆與賈明那屋裡多留點神吧，千萬別懶惰了。」就聽那外邊坐著

的那位說道：「黃昆在死囚牢第五間，賈明在第七間。今天賈明要酒要菜，我們說沒有給你預備，他張嘴就罵街，我還打了他幾個

嘴巴子。這小子是死催的，他終日胡鬧。」

　　勝爺在外面點了點頭，心中暗說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又聽那個接著說道：「黃昆倒很老實，每日只是唉聲歎氣。」勝爺聽到這

裡，由房上下來，夠奔二道獄牆，二道獄牆甚矮，也沒有棗樹枝棘，勝爺縱身形上牆。正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時候，金風陣陣，現一

種悲慘的景象。來到獄房，只聽唉聲歎氣的聲音，哭爹喚娘。老英雄長歎一口氣，心中暗說：「看起來，就該存心忍耐，吃虧讓

人。為雞犬之爭，身入囹圄，豈不冤哉？」此時就聽賈明正自大呼小叫，勝爺心中暗想：「我先看看我盟弟去。」

　　勝爺走到第五間死囚牢，勝爺側耳細聽，就聽裡邊自己哀歎說道：「蒼天哪，蒼天哪，何其報應不公！想俺黃昆，平生未做過

虧心之事，何以遇著賤人陶氏與禽獸不如的焦振芳，竟為姦夫淫婦所害。我黃昆死在九泉之下，也要活捉你們姦夫淫婦。」

　　勝爺啞然而笑，心中說道：「賢弟，賢弟，你是自取其禍，你五十餘歲，為何娶十七八歲的婦人呢？我再看看我那傻姪子去。

」遂又奔第七間死囚牢而來。就聽見第六間與第八間，也是長吁短歎，有的說老娘妻子不能相見，有的說父母兄弟不能團圓，就聽

賈明在第七間裡喊道：「小子門！喊什麼？悶了不會捋鎖鏈玩麼？再喊我就要罵你們哪！」老英唯心裡想：「傻小子還頑笑呢，到

了什麼時候啦？」老英雄思想至此，心中思想：「若先救人，方才那個黑胡爪的有話，叫他的伙計多辛苦，先到死囚牢去看看。倘

若我動手救人，他們來了如何是好呢？豈不誤了事。沒有別的，我先將領頭班房的人捆好了，然後再來救人。」勝爺思想至此，遂

仍夠奔二道獄牆，縱過了二道獄牆，奔領班房而來。

　　來到領班房門外，勝爺不由的打了一寒戰，原來屋中燈光沒有啦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為何他們將燈熄滅呢？獄裡向來終夜不能

熄燈。」老英雄躡足潛蹤，走到門前，用手一推班房的門，並未關閉，隨手而開。勝爺走到屋中，掏出火折晃著一照，不由的呆楞

楞發怔：這六個人俱都捆著呢，捆的非常之妙，兩個人的胳膊捆在一塊，腿也捆在一塊，六個人分為三對，俱都在地上躺著呢。勝

爺說道：「是何人捆的你們？」就見那大胡爪的口中有物，直哼哼。勝爺伸手由那大胡爪的口中掏出棉花，問道：「是何人捆的你

們？」那大胡爪的說道：「連我們都不知道。我們正在屋中談話呢，進來了一個妖精，青臉紅髮，一身毛。我們剛要喊嚷，那個妖

精伸手每人點了一下，我們便都上氣不接下氣了，讓他隨便捆綁。老爺子您救我們呢。」勝爺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我露了白啦。人

家帶著假面具，救出人去，神不知鬼不覺。我是本來的面目，這六個人將來都能認識我。」

　　勝爺思想至此，遂說道：「班頭，你不收焦公子的四百兩銀子，不害好人，我今天淨救人不害人。」語畢，將棉花仍然塞於班

頭的口內，仍然越過二道獄牆，走至五號死囚牢門前，勝爺不由的一怔，死囚牢的門已經大開。走到牢內，晃著火折一照，象鼻大

鎖，擲在地上，黃昆蹤影不見。勝爺出了五號囚牢，奔二道獄牆，越過了二道獄牆，來至頭道獄牆一看，毯條仍然在牆頭上。勝爺

掏出飛抓抓住獄牆，搗上了牆頭，單胳膊跨著牆頭，就見獄牆外那片樹林子東南角上，有一道白線。勝爺飄身下了大牆，奔樹林子

東南角而來，那道白線已經蹤影不見。勝爺圍著樹林子繞了一匝，仍然不見其人，勝爺心中納悶：此人為何這樣的快呢？勝爺又一

想：「我在這兒發怔何為？我回去救我姪子賈明去呀。」勝爺仍然回到監獄，再奔七號死囚牢。

　　勝爺一看，死囚牢門外蹲著一個黑影，定晴一看，原來是賈明蹲在那裡，口中說道：「我不嚷。」勝爺低聲叫道：「明兒！」

　　賈明一聽是勝爺的聲音，遂叫道：「三大爺！我不嚷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誰救的你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正納悶捋鎖鏈子呢，一道

立閃似的，進到死囚牢中，紅鬍子藍臉，竹葉眉。他叫我閉眼，我就將眼閉上啦，唰啦唰啦，我的手銬腳鐐就下來啦。他說叫我在

門外蹲著，千萬別動，必有高人來救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我聽說你下獄的時候，有人背著你下的獄。你能行動吧？」賈明說

道：「三大爺，我那是裝著玩呢，我能走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賈明隨我來吧。」爺兒倆奔二道獄牆，賈明先縱過了二道獄牆，勝爺隨

後也縱過了二道獄牆，爺兒倆來到頭道獄牆。勝爺抬頭向獄牆上一看，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可了不得啦，我進獄牆之時，牆上有一

條獨睡毯條，為的是出入的。現在毯條沒有了，棗樹枝棘最厲害不過，如何過去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必是被風刮下去了。」勝爺

說：「不能，毯條兩頭有磚墜著，風刮不下去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咱爺倆砸開獄門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若將獄門砸開，罪名可就大

了。」爺倆正在著急之際，忽見由牆外"唰啦"一聲，獨睡毯條搭在原處，緊跟著又聽噗刺一聲，上來一人，週身白毛。賈明說道：
「三大爺，妖精來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光天化日，豈有妖異之事？」勝爺遂向上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牆上答道：「是我。」勝爺說



道：「原來是歐……」
　　語至此，就聽牆上之人說道：「老哥哥，念緩念緩。」擺著手不叫向下說。勝爺這才明白原來是歐陽天佐，賈明也明白了，叫

道：「豆腐皮！你可嚇壞了我啦，嚇了我一褲子尿。豆腐皮，你快將我三大爺係上牆去，然後再係上我去。要不然，我招呼著你的

名子喊嚷。」歐陽大義士遂係下了絨繩，勝爺搗絨繩上了牆，飄身下了牆頭；歐陽大義士再將絨繩擲下來，金頭虎賈明也搗絨繩上

了大牆，飄身而下；然後歐陽大義士，將絨繩提上來，纏成一個團兒，帶在腰間百寶囊內，也縱下牆頭，毯條可就不要了。歐陽大

義士帶路，奔獄牆後的樹林子，歐陽大義士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他們爺兒三個俱在樹林子內。」勝爺問道；「那爺兒三個呢？」大義

士說道：「三太在樹林子北頭，趙得勝在樹林子當中，黃昆黃二爺在樹林子南頭。昨天早晨趙得勝在樹林中上吊，你們爺兒倆個談

話，我在樹上竊聽呢。老哥哥言說不叫三太知曉，候等救出黃昆再叫三太知曉。老哥哥與得勝回家，我就到錢塘縣堤破廟後，敗葦

之中，找著三太等。今晚我帶領三太混進了城內，在一個大寺院內隱藏，候到二更已過，我同著三太奔縣獄而來。來到這個樹林

子，吾將三太領到樹林子北頭，叫三太上了樹，我用繩子將三太拴在樹上。老哥哥，我黑夜與白天看一般遠，你上了獄牆的時候，

吾就來到樹下啦。趙得勝看見我，他就要跑，我說：『你不要跑，我複姓歐陽雙名天佐，勝三哥約我前來幫助救人的，你跟著我

來。』他就跟著我來到樹林之中，我也叫他上了樹，我用繩子也將他拴在樹上。然後我再進了頭道獄牆，正趕上老哥哥在東房上珍

珠倒掛，竊聽他們說話呢。我也聽明白啦，我先到第五間死囚牢，一看果然是黃昆，又到第七間，果然是賈明。比及老哥哥到了死

囚牢，我早將班房裡的獄吏全都捆上啦。老哥哥又打算由死囚牢返回去捆人，我趁著那個空兒，就將黃昆救了，我手中有諸葛道爺

的寶刀，將獄門大鎖俱都削落，救出黃昆去，將黃昆領到樹林之內，在南頭我扶著他上了樹，也將他捆在樹上了。然後回去又救的

賈明。你再回去，賈明早在七號死囚牢門外等著呢。」

　　勝爺聞聽，這才恍然大悟。歐陽大義士將三太、黃昆、趙得勝俱都由樹上解下來之後，黃昆、三太、趙得勝俱都謝勝爺與大義

士救命之恩。正在此時，就聽獄中一陣大亂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們趕緊走。」黃昆帶傷不能行走，趙得勝說道：「我背著你老人家。

」趙得勝背起了黃昆，蠻子將皮襖脫下來，假面具早已摘下去。勝爺在頭前帶路，爺兒六個奔錢塘縣城馬道而來，順著馬道上城，

歐陽大義士打皮兜子之中，取出長繩一條，拴在垛口眼之上，趙得勝放下黃昆，倒絨繩而下，第二個賈明，第三個三太，蠻子又用

絨繩將黃昆係上，由上面送將下去，然後勝爺、蠻子將絨繩解下來，纏成一個團，帶在腰間，飄身而下。勝爺說道：「大家暫且歸

在何處？」黃昆說道：「我的怨氣不消，二位仁兄既使我絕處逢生，我必報此仇，以解胸中之憤。我想焦公子必在我家，我回家看

看；如果在家，我必要手殺姦夫淫婦。」蠻子說道：「若是回家捉奸，我可不管。」勝爺暗中用手一推蠻子，低聲說道：「黃昆此

時倒無有什麼顧忌，三太臉最薄，你不要胡說。」勝爺遂又回頭向黃昆說道：「賢弟回家也好，我等相隨。」於是眾人遂夠奔東門

外，仍是趙得勝背著黃昆。此時已有四更來天，眾人到了黃宅，進了衚衕，黃昆叫道：「勝三哥！禽獸焦振芳若在我家，二位兄長

打牢中將我救出，我手無寸鐵，怎樣辦理？」黃昆的意思，是要與勝爺借刀，勝爺有心不借，又怕朋友為難。勝爺正在一怔神之

際，得勝由背後抽出樸刀，叫道：「師傅，我這口刀雖不如恩師的刀，要殺人也像削瓜切菜。」黃昆接過樸刀，就要躍短牆。勝爺

叫道：「賢弟且慢！賢弟你有傷在身，焦振芳全身的武術，你一人焉能行呢？」趙得勝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！我同我老師進去能行

吧？」勝爺點頭。黃昆上了短牆，趙得勝扶著黃昆的腿，老英雄掙扎著越過了短牆，爺兒倆進了院子，夠奔南暗間窗戶外。黃昆此

時氣兒助著，身體倒不覺甚痛苦，黃昆撕碎了窗紙向內觀看；黃昆這一看屋中，只氣得三屍神暴跳！見焦公子與陶氏二人對坐飲

酒，陶氏娘子沒穿著汗褂，露著雪青的兜肚，繡著品紫的團鶴，赤金的兜肚練，水紅綢子底衣，沒紮著腿帶子，軟底紫繡鞋。焦公

子也赤著背，穿著茶青的兜肚，紡綢的褲子。桌上擺著燒雞、燒魚、肉等食品。怎麼這般時候還飲酒呢？原來姦夫淫婦，由定更天

就睡了覺啦，睡醒了一覺啦。焦公子說道：「娘子，我今日覺著心驚肉跳，毛發悚然，肉似鉤搭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是身體弱了。

」焦公子說：「不是。」陶氏又說道：「要不然就是餓啦，我也覺著有點心慌呢。」故此他們二人這才起來喝酒。喝著酒，陶氏說

道：「我與少爺你商量一件事。」焦公子問道：「何事？」陶氏說道：「咱們倆人的事，瞞不過去觀音庵的老尼姑去。頭一次你我

並不相認，都是老尼姑的成全。後來兩個道姑氣憤，說閒話，才搬到我們家裡來。又被冤家趙得勝撞見，幸虧老尼姑用離間計，倒

打一耙，與趙得勝和黃昆倆人拴成對兒。黃昆找趙得勝十餘次，都沒找著他，後來離間計又鬆啦，我們那口子也不找趙得勝去啦，

隨後又用計才將黃昆置於牢獄之中。但不知黃昆何時出斬？」

　　焦公子說道：「我已派人起動看獄的，暗暗將他害死。你放心吧，想此時黃昆早已死了。」陶氏與焦公子喝著酒，將如何定

計，如何報案，如何花銀子暗害黃昆之話，二人滔滔不斷的說了一通。最後陶氏又對焦公子說道：「老尼姑這五百兩銀子，你既然

應許他，至今為何不給呢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娘子你的記性真大，還惦記著這件事呢？我一文錢也不給他。他要和我要，我就與他

瞪眼，我就說出家人不守清規，給人家出主意害人，非要錢不，咱們就來打官司。我就這樣一嚇唬他，他一兩銀子也不能要啦。」

陶氏抿嘴瞇嘻著眼，用手一指焦公子道：「你真不好惹，堂堂的公子爺，說了不算。這件事倒不要緊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，黃昆

是外來戶，此處也沒有親戚當門家族，咱們倆人之事，不能有人干涉。惟獨趙得勝是黃昆的乾兒子，倘若他要使出法子來，暗中害

咱倆人，你可有什麼法子？」

　　焦公子聞聽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爺們黃昆比趙得勝名頭大不大？我一個誣盜栽贓，就將他置於死地，小小的趙得勝，何足為慮？

小冤家那日痛打我那一場，我豈能忘懷？這件事仍由李鐵筆辦理，花錢買出兩個小偷，故意的犯了案，過堂之時，就說將贓都存在

趙得勝家中，暗含著叫王七將贓物也放在趙得勝的家中。在大堂上趙得勝必然不認，派官人到他家裡去搜，將贓物由他家裡搜出

來，他混身都是口，也難以分辯。然後再叫李鐵筆去到獄裡，花上三百兩銀子，將趙得勝害死獄中，你我定然高枕無憂了。」陶氏

聞聽，微然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公子真是高才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公子爺可別厭故喜新，將我忘了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我要將你舍了，

叫我活不到天明。」陶氏說道：「公子出言太重了。」語畢，與焦公子滿上了一杯酒，遞到焦公子嘴邊上。黃爺聽到這裡，可氣炸

了肺腑，轉身形夠奔外屋門而來，兩腳踹開外屋門。列位，黃爺雖然有傷在身，當時見此光景，火氣助著，應了一句俗語：猛虎雖

瘦，雄心還在。踹開外間屋的門，奔南暗間而來，掀開了軟簾。姦夫淫婦一看，蓬頭垢面，猶如活鬼一般，手中擎著明晃晃的樸

刀。兩個人正在歡樂之際，黃昆用手一指，遂說道：「禽獸的焦振芳，認識黃爺嗎？」說著話掄刀蓋頂就剁，焦公子躲之不及，用

胳膊一搪，半只胳膊落地，「噗咚」一聲。焦公子在牀上一腳，奔黃爺踢來，黃爺用刀一撩，右腿挨了一刀，連著一點肉皮，並未

落下來。焦公子由牀上向下一撲，一隻手將黃昆的腿腕子捋住，用死力一點，竟將黃爺點倒。焦公子這是死力，故此將黃昆揪住，

點了一個仰面朝天。黃昆翻身起來，焦公子仍未撒手，黃昆用樸刀照定焦公子的胳膊上剁了一刀，此時黃昆的氣力可不敵一進屋的

時候了，這一刀仍未將焦公子胳膊剁斷，又照焦公子的面門上剁了一刀，焦公子這才撒了手。黃昆用刀一指陶氏，說道：「好你一

個賤人！」此時陶氏由牀上下來，羔羊吃乳，跪在黃昆面前，叫道：「丈夫！一日夫妻百日恩。無論如何，你都看在我年輕無知。

」黃昆的刀向下一剁，陶氏便圍繞著黃昆跪著爬，用手托著黃昆的刀，黃昆此時不覺心軟手軟，刀不忍下落。趙得勝站在外間屋說

道：「義父，您老人家若饒了他，他可不會饒咱爺們。若只殺焦公子可得償命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勝兒！你看著辦吧。」趙得勝在

外屋說道：「陶氏身上可曾穿著衣服？」

　　黃昆在屋中這才用刀尖挑起陶氏的汗衫，遂說道：「賤人，你將衣服穿上。」陶氏不敢違命，遂將汗衫穿在身上，仍然跪在地

下，苦苦的哀求。趙得勝掀起軟簾進了屋中，陶氏說道：「得勝徒兒，你若有好生之德，可憐之情，替我勸一勸你的師傅，將我饒

了。求你休記前嫌，幫著你師娘，再說幾句好話，留下我這條性命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師娘，求情不難。這不是當著我師傅之

面，師娘你要秉天理良心。我師傅走後，您留我在家中吃飯，喝著酒，是你調戲我還是我調戲你？你要實話實說與焦振芳有染，是

在你的娘家認識，還是在黃家呢？究竟是何人的介紹？要你明言。」陶氏遂將調戲得勝及尼姑介紹焦公子等事，詳細說了一遍。黃

昆這才明白方才陶氏與焦振芳所說誣良為盜之事，俱都是鄰居尼姑庵的老尼姑所為。趙得勝叫道：「師傅！你聽見了沒有？此事怎



麼辦吧？」黃昆說道：「全憑徒兒你處治吧。」趙得勝聞聽，雙眉倒豎，伸手捋住陶氏的青絲，就聽噗的一聲，只見身首兩分，一

腔子熱血，激了黃昆與趙得勝師徒一身。趙得勝又將焦振芳的首級割下，打開焦振芳的頭髮，又將陶氏的發也打開，兩個人頭係在

一處，拴在窗櫺之上，又將兩個死屍，俱都挨在一處。

　　爺兒兩個由屋中出來，仍然由短牆上跳出，黃昆此時心中非常痛快，身上的傷倒不似出獄時之步履艱難了。趙得勝與黃昆來到

外面一看，勝爺與金頭虎賈明、黃三太在外門等候，惟獨不見了大義士歐陽天佐。黃昆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姦夫淫婦已經殺了，小弟

胸中之氣已出。」黃三太一見黃昆與趙得勝滿身是血，早就明白了，也不便詢問。金頭虎在旁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短了一個人，

你還發怔呢？」黃昆這才問道：「勝三哥，歐陽大爺哪裡去了？」勝三爺見問，不由的長歎了一口氣，遂叫道：「黃賢弟！愚兄是

一事未已，一事又來。歐陽兄與我孩提相善，肩不離背，背不離肩，他是俠肝義膽的行為，除惡務盡，見善必為。現在錢塘縣出了

七個奇案，俱都是失去少婦長女，姑娘與嫂嫂在一個屋中安歇，第二日門窗俱開，姑娘便沒有了。或是姊弟在一個屋中睡覺，第二

日也是如此。還有丈夫不在家，丟了媳婦的，兒婦與婆母在一個屋中安歇，第二日竟將門窗大開，不見了媳婦。姑娘有了婆家的，

女家便與男家送信，告訴情由，男家不信，兩造便打起官司來了。兒婦丟了的，娘家同婆家要人，婆家交不出人來，娘家便告狀。

就這樣的案子有七案之多，歐陽大義士說：『此案非我辦不了。』他說到此處，便走去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還有一

事，小姪男要趁此時辦了，與錢塘縣除去大害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何事？賢姪當面言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與師娘陶氏勾引到一處，

出計策害我師徒，誣盜栽贓，俱都是離此不遠的淫尼所為，方才在屋中問陶氏，陶氏俱都吐露實言。此尼師徒三人，俱都不是好

人，專勾引青年子弟，為非作歹。小姪男打算將此輩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以除大害。」勝三爺點頭說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還是你

師徒去辦理，我與三太等在廟外等候。」說著話趙得勝、黃昆師徒在前，勝爺、三太、金頭虎爺兒三個在後跟隨，奔尼姑庵而來。

此尼姑庵與黃宅相隔不遠。來到庵前，得勝掏出飛抓搭在牆上，黃昆揪著，奔尼姑庵而來。絨繩上牆，趙得勝用手扶著黃昆的腿。

廟牆不高，黃昆上了牆，兩手再倒絨繩，自己就能下去了。趙得勝擰身縱過廟牆，爺兒倆進了廟，勝爺等在廟外等候。黃昆與趙得

勝二人先奔禪堂，趙得勝將門撥開，爺兒倆個進到屋中。此時四更多天，睡的正熟，爺兒倆摸著一個殺一個，摸著兩個殺一雙，削

瓜切菜一般，殺了三對半，內中正有野雞溜子王七。這小子雖然被殺，還便宜他啦。因為什麼便宜他呢？這小子一個人搬弄是非，

引起杭州擂，剮了他都不多，偏在睡中一刀將他殺死，這小子故此便宜了。他爺兒倆殺完了，走出門，開開角門，與勝爺等奔錢塘

門下關。

　　正向前行走，只見前面來了一伙人，明亮亮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各人手中都有傢伙。內中有人說道：「老哥們快走，黃昆越

獄必然回家，此處離他家不遠了。」黃昆聞聽一怔。勝爺叫道：「黃賢弟，你們快奔那片葦塘隱藏，我引眾官人到黃賢弟你的家

中，叫他們明白明白。」黃昆與趙得勝、三太等急忙進了葦塘，勝爺迎著這伙官人走來。相隔十幾丈遠，勝三爺一亮魚鱗紫金刀，

咳嗽一聲。眾官人俱都見著一個刀影兒，遂追將下來，勝爺在前邊跑出去一二百步，再等候眾官人，一晃魚鱗紫金刀，眾官人又見

刀影。內中有認識黃昆家的，遂說道：「必定是黃昆，離他家不遠了。」如此三次，將眾官人引到黃宅，勝爺遂隱藏在鄰居的房

上。眾官人有會上房的，先由牆上越過去，開了門，二十多人持著燈籠進了院子，到了寢室一看，俱都一怔：只見兩個死屍倒在地

上，窗櫺上係著兩顆血淋淋的人頭。眾官人早有明白的，焦公子與陶氏有染，必然黃昆越獄回家，殺了姦夫淫婦。眾人見此光景，

明知道前面的故意引誘，捉人的心也打消了，眾官人商議，先回歸縣獄，有什麼事再說。

　　方然走出黃昆家的衚衕，忽然有一物由南面打來，正打在一個班頭的身上，原來是一個綢子條，包著一個石頭子。打開了一

看，上面是四句言詞：「字啟眾官人，來把黃昆尋。夠奔觀音庵，可拿越獄人。」大伙一看，齊聲說道：「趕緊奔觀音庵吧，這裡

頭又有原故了。」眾官人來到觀音庵，一推角門進了院中，各屋中尋找黃昆。比及到了禪堂，裡外屋中死屍三對半，眾官人看畢，

回縣報案，暫且不提。單說勝三爺將眾人引到黃昆家中之時，在左鄰僻靜處，晃著火折子，撕下一塊綢子手巾，寫了四句言詞，為

的是叫眾官人到觀音庵查看。勝爺見眾官人出了黃昆的南衚衕，奔觀音庵去，勝爺便奔葦塘中而來。見了黃昆等，勝爺叫道：「黃

賢弟，趙賢姪，眾官人已經由賢弟家奔觀音庵去了。大概此時都進了觀音庵啦。此事如今鬧的天翻地覆，但不知賢弟、賢姪奔向何

處避難？」黃昆見問，不由的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此時無有投奔，將要四海為家了。」勝爺見此光景，一聲長歎說

道：「賢弟，愚兄生不逢辰，遭此變故，如今鬧的這樣，豈能私自罷休？我欲私自罷休，官家亦必徹底根究。一不作二不休，賢弟

你既無有投奔，趙得勝賢姪也是無有投奔，此處虎狼之地，你們爺兒倆一時也不能停留。此事將來必然成訟，愚兄擬回江蘇鏢局，

要告兩縣一府。若能將賀照雄的一切冤屈昭雪，愚兄便算闖過這步大難；若打輸了官司，愚兄惟有以死相拼。你們爺倆不必四海飄

流，就從此到我鏢局避難。是福不是禍，久後愚兄若上訴贏了官司，賢弟你便能逍遙在光天化日之下；愚兄若是輸了官司，到了那

時再作道理。」語至此，勝爺長歎一聲，又說道：「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」

　　說著話，由腰間掏出一隻金鏢遞與黃昆，叫道：「黃賢弟，你們師徒到江蘇總鏢局，他們若有推托，賢弟便將金鏢取出來，叫

他們觀看。以此鏢為憑，就說勝英有話，不論出多大的禍，有勝英一人承擔。」黃昆接過金鏢，跪倒身形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小弟

謝三哥救命之恩。」趙得勝也跪在塵埃給勝爺磕頭，勝爺說道：「你們爺兒倆這身血跡，如何能走？你們趕快回到得勝的家中，將

血衣焚燒，用水洗淨了面上血跡。我見得勝東跨院廂房中尚存有許多的乾酒，你們爺兒倆可千萬別貪酒。再叫得勝稟明他的老娘，

你們由趙家村起身，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去吧。我與三太等尚有許多的事未辦。」黃昆與趙得勝遂回趙家村而去，勝爺與三太、金

頭虎爺兒三個，奔西湖岸斷橋亭而去。天光此時已然發亮，就見斷橋亭上站立二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蕭銀龍、楊香五。蕭銀龍說

道：「賈明哥哥可出了牢獄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別挨罵啦，你們在一邊兒涼快啦，姓賈的被官人拿去，連一個人看看都沒有。挨了

多少板子都不記得數啦，夾棍夾了好幾個死，金鍾罩差不點破了，杵也入了庫啦。」說著話，爺兒幾個同到破廟敗葦叢中。勝爺說

道：「你們小弟兄六人快走，出離此處二十餘里之外，你們再落腳。惹下這樣的大禍，兩縣一府必然先在附近搜索越獄的囚犯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您哪裡去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歐陽大叔與我有約會，要在杭州辦理丟大姑娘小媳婦的案子。你們快走

吧，莫要耽誤，快快去罷。」黃三太等小弟兄六人，各自收拾小包袱，奔錢塘堤坡走去。走出去四五里地，遇見賣燒餅果子的，金

頭虎叫道：「三哥！咱們買點燒餅果子，我可餓啦。」傻小子遂買了些燒餅果子，一邊走一邊吃，又喝了點錢塘堤的水，遂又走出

十餘里。賈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這三四日，我淨在獄裡受罪啦，眼裡不知落了多少的淚，從此我可不打官司啦。咱們在此處先歇歇

再走吧，三四天我也沒得安睡。」三太用手一指前面說道：「賈明賢弟，你看迎面那片樹林子，咱們進樹林子再休息。」傻英雄到

了樹林叢中，躺下就沉沉睡去，打呼嚕說睡語。這五位小弟兄不敢歇息，都在樹林四外，窺視有官人前來沒有。就聽傻英雄說夢

話，大聲喊道：「小子！啊呦什麼？怎在外邊惹是非來著？悶了捋鎖鏈呀！」喊完了仍然打呼嚕。三太與銀龍說道：「賈賢弟還在

獄中呢。」楊香五過去就揉鼻子揪耳朵，傻英雄醒了，遂罵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們在外面舒服啦，我這幾天在獄中，三大件砸

著，連骨頭都疼，我還是得睡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傻兄弟，此處距錢塘縣太近，咱們再向西走出去三十里、五十里，住店還不遲

呢。」眾人這才由樹林中起身奔西走去。傻英雄方才吃完了燒餅果子，到此時遂叫道：「三哥！我又餓啦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

你看，向西北去有一村莊，咱們到那裡找店打尖。」

　　眾人來到西村口，見村口外站著兩位老者，正在地淨場光之時，鄉下人無事，老者在村外閒眺呢。黃三太走上前去施禮，遂叫

道：「二位老人家，此村叫何名？」老者一見三太壯士打扮，很恭敬的樣兒，遂答道：「敝村名奚家屯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此村中可

有招商客店，飯館子沒有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此村中倒是有店，可是小店，都是帶賣吃食，還有酒缸帶肉鋪，離著店相隔三四家遠，

店坐南，酒缸在路北。」三太遂謝過二位老者，眾人走入村莊。三太在前一看，路南果有一家小店，眾人進了店房一看，櫃裡邊坐

著一位白胡老者，一隻手捻著銀髯。

　　蕭銀龍趕緊進前說道：「老人家是此店的店東嗎？」老者站起身形說道：「不錯，這小店正是小老兒的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可



有單間嗎？」老者搖頭說道：「三十錢一位，通山大炕。要吃飯，烙餅大面都有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您若有單間，給我們騰一間，

我們多花幾個錢都行。」老者說道：「有兩個單間，都是西湖作買賣的，三五個人包一間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掌櫃的您費心，與

眾人商議商議，若能給我們騰出一間屋子，我們必然多給酒錢。」老者問道：「客官是哪一行發財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保鏢為

業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們是哪一家鏢局？」

　　蕭銀龍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少達官可認識勝三爺嗎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姓蕭，那是我勝三大爺。」

　　老者一笑說道：「我這裡有一個西小院，是新蓋的三間房，還不十分乾呢。眾位暫且屈尊，住在那裡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費

心老掌櫃的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們保鏢的達官都氣壯，眾位住在我的店裡，可不許多管閒事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休息三天兩天

的，決不多管閒事。」伙計在前引路，將六位帶到西跨院新房子之中。西暗間搭著一張大板牀，明間屋中有一張破八仙桌子，弟兄

六位到在屋中落座，伙計將臉水打來，兄弟六位擦臉已畢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有大壺茶先來二十壺茶！」伙計說道：「我們沒有那些

壺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伙計你不用聽他的，有大點的壺，給我們沏上兩壺來就行啦。」伙計將茶沏來，金頭虎自己斟了好幾碗，大

聲喊道：「在獄裡一輩子也喝不著這麼的茶。」楊香五暗暗推賈明，遞眼神，恐怕傻小子說出來。黃三太問：「伙計，有什麼吃

的？」伙計說：「大餅大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外面有賣肉的，你給我們買五斤肉五斤酒。」

　　賈明說道：「五斤肉可不夠，我餓極啦，五十斤都不夠。」黃三太說：「賈賢弟不要取笑。」伙計去不多時，將肉買來，遂問

道：「達官爺，怎麼吃？」黃三太說：「燉著吃吧。」伙計將肉拿到廚房，將肉熬上，剛半生不熟，傻英雄就要吃肉，招呼伙計盛

肉。伙計說道：「肉還不熟呢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生的也行哪，先給我盛兩碗來吧。」伙計賭氣，將半生不熟的肉給傻英雄盛了兩

大碗，放在傻英雄面前，傻英雄生肉就酒，吃了一個不亦樂乎。眾人誰也管不了他，都看著他好笑。傻英雄吃喝已畢，自己躺在板

牀上便睡著了。不表傻英雄睡覺，單說眾人叫店中的伙計，做了幾碗麵湯，烙了幾斤餅，大家慢慢吃喝。吃喝已畢，天到一更多

天，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弟在敗葦之中，未得一夜安眠，今天咱們大家可要安頓一夜了。」每位又喝了幾碗，這才休息，俱都是

和衣而臥。眾人俱都睡著，天到二更多天，傻英雄可醒了。您道，傻英雄喝西湖的涼水，吃的燒餅果子，到在店裡，燒酒就半生不

熟的肉，這些東西到了腹中一生發，可就將傻英雄脹醒了。傻英雄醒了，自己坐在牀上，心中暗想：「這房子沒人住過，大概鬧鬼

吧？」楊香五挨著金頭虎睡，傻英雄要小便，正趕上楊香五睡了一個翻身覺，嚇了傻英雄一跳，又不敢出去，遂在屋中小便。然後

躺在牀上，再要睡可就睡不著了，傻英雄翻來覆去，又思想獄中受罪之事。

　　傻英雄正在思想的時候，就聽西面一牆之隔，忽有哭啼的聲音，叫道：「兒呀，兒呀！父女再要相逢，除非地府陰曹。不想上

天真絕人之路，我唸書之人沒做過損陰傷德之事，為何這樣報應？唉！只好一死方休。蒼天啊！蒼天啊！」傻英雄一聽，心中暗

想：「隔壁唱桑園寄子呢？這不是攪我們睡覺嗎？」思想至此，遂大聲叫道：「伙計！伙計！」他一嚷，把楊香五等也給鬧醒啦，

香五問道：「怎麼的啦？你睡足啦？」賈明說：「不是，你聽聽那邊唱戲呢，不是誠心不叫咱們睡覺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家老掌

櫃的有話，不叫咱們管閒事，叫人家唱去吧，咱們睡咱的。」賈明這一喊，店裡伙計也過來啦，遂問道：「達官爺，何事？」賈明

說道：「你們聽聽，我們這邊睡覺，那邊唱戲。兒呀，兒呀，蒼天啊，蒼天啊，這不是誠心嗎？」伙計一笑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您別

問這個事，他們那裡並不是唱戲，我要告訴您，您也得長歎一個唉聲。隔壁是我一位二大爺，他是個秀才，奚家屯的富戶，杭州有

兩座買賣，也是運氣不佳，虧損了若干萬銀子，變賣家產補了虧空，尚能維持生活，又連遭兩次天火，只落得一貧如洗。現今指著

教書為業，老先生急得眼目昏花，學生也散了。又指著姑娘作些針線度日，姑娘倒是能飛針快線，無奈鄉村中沒有多少活作。有幾

門闊親戚，雖不算富，可也不算貧，就仗著幾家親戚周濟，敷衍度日。我們這位二大娘又一病在牀，請了好幾位名醫，花了若干的

錢，並不見效。我們這位妹妹賢而且孝，半夜子時在院中跪禱上蒼，燒香禱祝，為他的老娘祈禱。無奈在家祈禱無靈，又許下願：

『如娘親病好，在白蓮寺燒香還願。』將願許下，兩三日後，我們這位二大娘略進飲食，不到二十天病體痊癒。老太太向姑娘說

道：『為娘的病已不治啦，只求一死，想不到忽然又好了。』姑娘遂將白蓮寺燒香還願之事，對老娘學說了一遍。我們二大娘與老

頭子一提此事，老先生說道：『這是姑娘孝心所感，父母就是活佛，何必燒香還願呢？』我們二大娘說道：『不能失信於神佛。』

遂僱了一輛車，前往白蓮寺還願。這白蓮寺離我們這兒六里來地，母女前去燒香。白蓮寺廟宇廣大，有門頭僧，有值日僧，有侍客

僧，有掌院僧，共二百多和尚。母女燒香，先奔五層觀音殿，老太太問值日僧有女廁所沒有，值日僧說道：『觀音殿西就是女廁

所。』叫姑娘在觀音殿等候，老太太去廁所出恭，老太太回來再找姑娘，蹤跡不見。問值日僧，值日僧說道：『姑娘也跟著老太太

您去了。』老太太聞聽，遂在廟內遍找，並沒有姑娘。將掌院僧請出來，又在各處尋找，也不見姑娘。老太太痛哭一場，自己趕緊

回家，將此事與老先生說明，老先生急速又到白蓮寺大鬧一場，掌院僧同著老先生又在齋堂、廁所俱都找遍，仍不見姑娘。老先生

遂在縣署起訴，縣太爺派馬快三班搜查白蓮寺，並不見奚家小姐。官人搜查了三四次，回稟縣太爺，並無姑娘的下落。莫老先生在

縣署公廳大鬧不休。

　　縣太爺大怒說道：『莫老先生依仗身為秀才，騷擾公堂。既為秀才，就不該叫姑娘去降香。家教不嚴，自獲其咎，本縣還得賠

你姑娘嗎？』將老先生趕出縣署。老先生回到家中痛哭一場，又想起法子，前去托人情去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托誰的人情呢？」

伙計說道：「杭州府跺腳亂顫，專管各官廳，安樂村賀家堡賽專諸賀照雄的便是。」金頭虎一聽，一把將伙計抓住問道：「老先生

是賀照雄的什麼人？」伙計說道：「老先生是賀照雄的岳父，姑娘就是賀照雄的未婚之妻。」金頭虎聞聽，將伙計向後一推，伙計

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賈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此事怎麼辦吧？」蕭銀龍長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不是專管用事嗎？」賈明說：「要了

我的命啦，我也沒有主意啦。」伙計爬起來，撢了撢身上的土。銀龍說道：「我們這位哥哥有點半瘋。老先生煩人情怎麼樣？」伙

計說道：「煩人情去到了賀宅，只見賀宅大門上有杭州府的封皮，賀宅一人皆無。老先生回得家來，又是一場悶氣，老夫妻非要尋

死不可，眾街鄰誰也不能老在後頭跟著。」銀龍長歎了一聲。伙計說道：「我方才不叫您問，問了也是白添煩惱而已。」賈明叫

道：「黃三哥，蕭銀龍，此事怎麼辦吧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看怎麼辦吧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將刀借給我吧。」三太說道：

「你要刀何用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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